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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记 者：两个月前，央视一套播出的《楼外楼》围绕“以文

兴楼，楼以文名”这一立意展开叙事，可以说是您在故事构架

过程中和文艺大家、文学典故走得最近的一次。可否从总体

上谈一谈该剧的谋篇布局。

周振天：从总体上来讲，《楼外楼》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

分是登临“楼外楼”的名人们与“楼外楼”以文交往的轶事、趣

事，以及每一道名菜掌故、制作讲究及其悠远传说。余秋雨说

过：“浙江商人有自强、坚韧、务实、开拓等草根精神。浙商普

遍拥有合作、诚信、敏锐的前瞻性，即强烈的商业眼光，他们懂

得在竞争中把握市场脉搏，顺应市场规律，做到‘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人优我转’。”在民国时代，“楼外楼”的经营就充分体

现了浙商的经营智慧和理念。毋庸讳言，所有的餐饮商家毫

无例外都要千方百计谋取利润，但具有“儒商”眼光的“楼外

楼”经营者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们独辟蹊径，充分利用

传说和典故，几乎将自家店里的每一道菜肴都与历史名人勾

连上传承关系。譬如由宋高宗引出的“宋嫂鱼羹”、由乾隆皇

帝引出的“鱼头豆腐”、由苏东坡引出的“东坡肉”、由岳飞引出

的“油炸桧”、由王羲之引出的“掌上明珠”、由秦观引出的“油

焖春笋”、由袁枚引出的“八宝豆腐”、由俞曲园引出的“西湖醋

鱼”、由鲁迅引出的“虾子烧鞭笋”、由俞平伯引出的“平炸响

铃”、由盖叫天引出的“神仙鸭子”等等。这“寓教于食”的奇思

妙想为《楼外楼》剧本创作提供了极富趣味的细节。在《楼外

楼》写作过程中，我一直以珍惜瑰宝的心态描写这些历史文化

典故，并使之在故事编织、人物塑造过程中生发、外延，成为强

化这部电视剧内蕴主旨和观赏性的主要手段。

第二部分是“楼外楼”经营者的家族跌宕起伏的命运故

事、两代或三代人物关系交集、情感历程的发展演化，以及他

们在大时代潮流冲击之下如何应对的矛盾冲突。不仅要叙述

“楼外楼”经营者如何善于乘时代演进之风走上兴隆发展的道

路，还以较大篇幅描述“楼外楼”在军阀统治的动乱年代、日伪

残暴占领时期艰难的苦撑经营，以及他们秉承自古以来浙商

积累的商道谋略与各种各样强势对手、恶势力智慧博弈，善于

周旋的处事之道。疾风劲草，大浪淘沙，在剧中我特别设计了

“楼外楼”无可选择地与整个国家共同经历了中华民族最危难

的日子，让原本是布衣百姓的“楼外楼”主人公们渐渐体味到

了家国情怀与梦想，强化了同生死、共命运的民族归属感。

根据长篇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我设置了一条“楼外楼”两

代人与军阀、恶势力冤家对头贯穿始终的主轴矛盾线；同时又

设计了两条凄美纠结的爱情辅线；加之点状式的店主与大厨、

师傅与徒弟关系桥段，相互交叉、互为因果。由于在“楼外楼”

史料中缺少足够的真实史料，我对剧中主人公关系冲突、事件

桥段、生活细节等方面作了大容量的虚构，并有意识地在人性

和某些社会现象焦点上，找到穿越历史与当代世道人心相通

的渠道，力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记 者：您的创作题材涉猎历史、军事、人物传记等众多

方面，这些题材都是您熟悉的领域吗？创作灵感的来源是什

么？

周振天：编剧的创作冲动有时候源于对某一个题材的浓

厚的兴趣，譬如长篇小说《玉碎》、电影《老少爷们上法场》、电

视剧《神医喜来乐》，也有时候是应命之作，譬如《潮起潮落》

《驱逐舰舰长》，还有现在正在后期制作的《亚丁湾的月亮》，都

是海军领导交给的任务。我到海军之后，曾多次到舰艇部队

深入生活，在导弹驱逐舰4个月，在潜艇代职副政委4个月，积

累了海军第一线的生活，所以领导交给海军题材的任务，写剧

本心里就有底。有的应命题材一开始并不熟悉，但在大量阅

读资料的过程中会逐渐喜欢上这个题材。例如电视剧《张伯

苓》，对大学生活我并不熟悉，但深入采访和阅读大量史料之

后，我感觉到这个人物非常值得写，他的办学理念至今也不过

时。张伯苓对学生“德、智、体”的精心培养和成就，至今仍有

现实意义。

都说创作要有灵感，但我认为灵感主要来自于生活，还有

前人作品的启示。当然也有与生俱来的东西。“灵感”两个字

说起来有些玄虚，但是它确实贯穿于每一部作品创作的始

终。漫长的故事，从什么地方开始？开篇选择什么样的场

面？怎样巧妙地把人物带出来？怎样让主线与副线交织推

进？从哪里进入主题最能抓住观众？除了写作经验，灵感也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叙事策略也是考验编剧灵感和功力

的。例如，前两年有一部美国电影《撞车》，表面上看是写交通

警察的职业遭遇，但实际上探讨的是美国社会根深蒂固、无孔

不入的种族隔阂和种族歧视问题。以交通警察职业为叙述平

台，以撞车事故来揭示这个深刻的问题，投入成本不高，但对

观众内心颇有冲击力。我们不能不佩服编导，从人人都熟悉

的生活现实中能够激发出灵感。

电视剧艺术最终看的是情感和人物

记 者：人们常说，好的故事核，等于完成了创作的一

半。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找到故事核的？

周振天：《我的故乡晋察冀》是定位在军民鱼水关系上，这

个核是非常清晰的，军民团结才是克敌制胜的根本。《玉碎》

中，以民族气节贯穿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同时，玉的温润

柔和也充分加以体现。因为玉文化几千年来深深影响着中国

人的精神和文化，《玉碎》就是找到了这么一个思考底蕴。《神

医喜来乐》的内核是中医、中药及其医术。“医术”两个字是两

个层面的意思，“医”是学问，“术”则是运用学问的方法，在行

医过程中怎样与人、与社会打交道。《小站风云》反映的主题是

辛亥革命。我觉得小站稻可以是一个切入口，从稻耕文化入

手，一样可以写出当时的历史事件。我设计了两个种植小站

稻的家族，为了争贡米名分，引出了一系列冲突。这个角度一

样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也可以减少历史认知上不

必要的麻烦。两个主要人物就是来自这两个家族，同样参加

了新军，最终还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由此引出了辛亥革命这

个大事件。两个主人公，一个跟着袁世凯搞称帝复辟，一个跟

着孙中山讨袁，两人的恩怨情仇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一次

次交锋，很好地将稻耕文化、小站练兵、辛亥革命连贯起来。

记 者：您的剧本多有厚重的历史背景，观众在习得历史

知识与历史精神的同时，也被艺术化的人物深深感染，您是如

何做到写历史有情感却不“感情用事”的呢？

周振天：《神医喜来乐》带有喜剧风格，但我把它放置在戊

戌变法前后那个近代中国最黑暗的年代；《玉碎》我把它放在

“九·一八”前后国家危亡时刻；《小站风云》则放在从小站练兵

到袁世凯称帝这个纷繁驳杂的历史时段……由于给故事赋予

了特定的文化内蕴、特定的大历史背景，剧中的人物就可以在

这两大坚实平台上充分展现他们的故事和命运。这样来设计

故事，就不会“走事不走心，写史不写情”，或只有情节，没有情

怀；只有噱头，没有“嚼头”；也避免了

虽然矛盾冲突不断，却终落得一地鸡

毛的琐碎。

1987年我写《老少爷们上法场》

时，当时就想把这个涉及天津教案的

沉重历史题材写得好看一点，但总体

上又不能削弱历史的厚重感。这部

作品虽然包含了我对“哀其不幸，怒

其不争”国民性的思考，但是故事、人

物、“桥段”的包装力争做到有趣，喜

感不断。我创作《我的故乡晋察冀》，

因为之前搞过反映晋察冀抗日根据

地的大型文献专题片《壮士行》，一是

有感情的积累，二是有故事的积累，

三是有细节的积累，四是有人物的积

累，同时找到新的叙事角度，我相信

最终也会得到观众认可的。以前的

抗战剧，大多是描述怎么打日本，谁

跟谁合作打日本，我则侧重在军民鱼

水情上，放在老百姓与共产党在战争

年代相濡以沫、生死相依上。实际上，我就是想写一部让当代

人警醒的电视剧，看看当年老百姓是如何舍家舍命帮助八路

军的，共产党又是如何千方百计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我就是想

把这部剧作为一面艺术形象的镜子与当前某些领导干部严重

脱离群众，对老百姓疾苦麻木不仁的现实作个鲜明的比较。

电视剧艺术最终看的是情感、看的是人物，还要承担人民的忧

患和最关切的问题。《我的故乡晋察冀》播出的时候，恰好赶上

总局批评饱受诟病的抗日“雷剧”、“神剧”，我直言不讳地说我

这个剧就是“神剧”，但是这个“神”不是那个雷倒人的“神”，而

是神奇的“神”。战争本身就很神奇，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但是所有情节的设计必须符合生活逻辑，必须符合历史逻辑，

必须尊重中国人民对那场战争的基本认知。用武侠剧的手法

写抗日剧，用狗血情节维持抗日故事线索，是走不通的，离开

了历史本真和那场反法西斯战争的神圣内蕴，剧本就会陷入

胡编乱造的窠臼。在《我的故乡晋察冀》里，耿三七是一个山

货店的小伙计，在一系列的误打误撞中，经历一番生死历练，

最终成为我军的团级指挥员。电视剧开篇写了平型关大捷，

这边打仗，他在后方杀猪，后来私自混入战场去捡“洋落儿”，

在日军死人堆里扒死尸的靴子，不料遭遇到装死的日本特务

黑田，从而为后来的错综复杂、危机重重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再到后来，他误打误撞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当了司令，又阴差阳

错地娶了农村丫头崔秀梅……浓墨重彩地写好小人物在宏大

背景下的遭遇，我认为这样，观众会比较感兴趣。

记 者：在剧本创作过程中，许多编剧常常在“故事”和

“人物”二者中犯难，有时甚至不惜以伤害人物为代价去构建

故事的曲折。您是如何拿捏二者之间关系的？

周振天：电视剧都要虚构人物命运的，但是人物的情感逻

辑和生活逻辑都必须是观众认可的。编剧要敢于虚构与众不

同的人物，但要把握好“度”。创作抗日剧中，八路军形象草根

一些、草莽一些，甚至还带有些许的匪气，我相信在那时候，会

有很多这样的人存在。但是抗日战争毕竟有中华民族求独立、

求解放的神圣背景，把握住这个大背景，就可以拿捏好主人公

塑造的分寸。以过分娱乐化的方式写抗战题材，不但显得浅

薄，也难以让观众信服。年轻编剧们想让电视剧更好看一些，

借鉴一些武侠片的桥段，这个初心可以理解，但如果对中日两

个民族近百年的恩恩怨怨缺乏深入了解，不了解甲午海战以

后日本一直把征服、奴役中国作为基本国策这个史实，对南京

大屠杀等数不胜数的惨案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彻骨伤害缺乏起

码的认知，抗日剧就很可能走形。我采访过多位与日军血战过

的老战士和惨案的幸存者，他们对那段历史心存敬畏，完全不

能接受用过分娱乐的心态书写抗日战争。用轻慢的、搞笑的态

度写那段历史，是对抗战历史缺乏起码的尊重态度。

叙事策略和角度是剧本与众不同的根本

记 者：对于编剧而言，创新形式有两种：我们常看到有

些电视剧作品被冠以“首部反映××”的电视剧作品，这种是

题材上的创新，归根到底是写什么的问题；另一种则是叙事角

度的创新，归根到底是如何写的问题。我想，对于编剧而言后

一种创新方式比前一种更加高明。您是如何不断突破自我以

及寻找题材创新的？

周振天：电视剧的创新有其自身的客观压力，没有创新，

这个艺术门类很快就会堕落。优秀编剧应当具备创新的主动

性，这也是一种文化自觉。编剧是电视剧产生环节上的第一链

条，它决定着后面艺术创作的品相与追求。我一直认为，电视

剧编剧写什么、怎么写，将决定中国电视剧的走向。电视剧实

际上年年都在创新，所谓穿越剧、雷剧其实也算是一种创新，

但是在路径的选择上偏离了基本的价值体系，因而观众乐一

乐也很快就会厌烦。编剧创新要求编剧要有基本的文化底蕴，

不能是流于片面形式或所谓剑走偏锋式的浅薄变幻和噱头。

叙事角度的创新是电视剧创新的关键。例如，从前写军

人，基本都是标准化的，艺术形象几乎僵化，但《激情燃烧的岁

月》中石光荣形象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还有《亮剑》中的李

云龙，其个性特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样的军人在我军历

史上与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但从来没有编剧这样写过，写出

了这个人物，得益于叙事视角的新意。创新的来源在于历史史

实和生活本身。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只要

能用新的观察视角加以描述，就能创造出更加鲜活的形象。所

以，创新首先决定于你观察生活的能力，其次是你能否捕捉到

生活中独特的细节，第三是你能不能打破已经成为定势的创

作思维。

编剧每写一部戏，都应当寻找到一个新的视角。这个

“新”，不是凭空出来的，写历史人物，就必须在史料里挖掘和

发现。善于创新，一定要善于捕捉人物最为精彩的细节。因为

有些细节最能代表人物性格。创新有广义层面，有狭义层面。

正是狭义层面的创新，构成了广义层面的创新。写《张伯苓》时

我看资料，发现这个人物最大的精神特点就是死心塌地地爱

国，但他又与其他爱国人士的性格、语言完全不同。例如，张伯

苓说：“老人憋得住话憋不住尿，年轻人憋得住尿憋不住话”。

这就是他的语言特点，带有天津人的幽默。上世纪30年代，国

民政府在天津举行华北运动会，日本高官也出席了，背景台上

学生翻牌的时候，突然翻出了“还我河山”的标语。日本人大为

恼火，国民政府要求张伯苓责罚学生，张伯苓佯怒，骂学生：

“你们太讨厌了，极其讨厌，都给我出去！”后面又跟着一句，

“以后继续讨厌！”既保护了学生，也不得罪政府，可谓幽默机

智。编剧在确立了人物的性格逻辑之后，就可以设计符合这些

逻辑的故事了。再如，有一场戏，日本军队恼恨南开大学，他们

常常把装甲车开到南开大学的操场上，轰鸣不已，校园已无宁

静可言。张伯苓告诫学生忍耐，然后拿了张天津地图，拦住了

在校园里横行的装甲车，说：“新兵吧？不认识道吧？这是操场

不是练兵场。给你张天津地图，认认道。”这就是按照人物性格

特点虚构出来的细节。角度决定编剧水平。同时，创新有风险，

创作需谨慎。有些题材可能很有意思，但是也存在一个时代背

景的问题，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

叙事策略和角度是剧本与众不同的根本。正如老话说

的：输赢俱在创意之初，胜败决定于角度巧拙。做人要直，作

文要曲，文曲星嘛。这个“曲”字最有说道，创新不就是找到与

众不同的“曲”吗？一旦题材定位了，就应当尽量选择精妙的

叙事角度，角度找对了，叙述策略对头了，后面的一切都相对

顺畅了。

为电视机前孩子们的未来着想

记 者：您的剧本中，总能看到您对文化传承、民族精神

持守的身影，例如《神医喜来乐》中的中医、中药文化；《玉碎》

中的玉文化；《小站风云》中的稻耕文化；《闯天下》中的杂技文

化；《楼外楼》中的烹饪文化等等。在您眼中，电视剧应该向观

众传递什么样的文化和价值观？

周振天：我觉得，那就是在为千百万电视观众娱乐服务的

同时，努力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乃至人类文明的一切

精华，真实反映老百姓对社会公正的迫切追求，对于美好人生

的情感寄托等等。

在完成电视剧创作任务的同时，只要有机会我还写舞台

剧和长篇小说。像长篇小说《玉碎》、话剧《危机公关》。话剧

《危机公关》讲了一位20多年前因为卖假酒（就是工业酒精

乙醇）毒瞎了已经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三位年轻人的眼

睛的酒贩子，当年他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但他万万没想到，

20年后，他上大学的儿子与其中一位盲人的女儿热恋，这

样，尽管他采取了一系列的危机公关，但是最终还是要面对

三位盲人、面对自己的儿女、面对法律……估计这个涉及恶

人内心救赎的故事搞成电视剧播出有一定的难度。但并不

能因为电视剧是大众娱乐艺术门类就可以娱乐致死，就可以

一味悬浮狗血。在民族优秀文化出现断层、许多历史认知也

被消解的错乱杂驳的当下，各种艺术门类中拥有最多受众的

电视剧理应让观众在电视剧中形象而具体地感受中华民族

历史存在的源远流长、润化万物以及不可磨灭的精神软实

力，从而滋养观众的心灵，激发内心的荣耀感和文化归属感。

无论世道人心怎样变化无常，无论道德底线怎样一次又

一次地被猛烈冲击，无论戴上时尚桂冠的横流物欲怎样来势

汹汹，无论在利益驱动下那些肆意膨化的低俗、庸俗的展现

怎样大行其道、怎样覆盖和蚕食艺术道德标准，我们这些从

事具有最广大受众的电视剧的剧作者们，应当时刻持守一

个信念，那就是我们究竟想给后代子孙们描绘怎样的一个

未来世界？给那些精神、文化、知识都嗷嗷待哺的孩子们营

造出怎样一块道德土壤？为电视机前的孩子们的未来着

想，我想这是编剧乃至整个电视剧从业者要做的最得民心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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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许

莹莹

15年后的今天，观众还是没有忘记那个悬壶济世、不慕名利的郎中，敬佩那位不离不弃

替夫赴死的结发之妻。电视剧《神医喜来乐》让更多人认识了这部剧的编剧周振天。年过七

旬的他，最爱一身洁白的海军戎装，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讲起话来有理有气。其文如人，在其

从事专业编剧40年的生涯里，他不仅创作了《蓝鲸紧急出动》《潮起潮落》《驱逐舰舰长》《天

边有群男子汉》《波涛汹涌》《深海利舰》等军旅题材作品，抒写了不灭的军人情怀，更依托坚

实的生活积累和文学修养创作了《玉碎》《张伯苓》《楼外楼》等弥漫着人情味、人性美的作

品。一身戎装、一支健笔、一腔豪情，本报记者带您走进周振天的艺术世界。

《《舰在亚丁湾舰在亚丁湾》》

《《我的故乡晋察冀我的故乡晋察冀》》

《《神医喜来乐神医喜来乐》》


